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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侍宴图》的政治意涵探究

陈    劲（山东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 摘 要 ] 马远的家世及其生卒年目前仍有一定争论，通过对《华灯侍宴图》本身和题画诗内容的剖析，分析宴会的性质和地点，得出
作画时间，最终解读出该画的政治意涵。两宋美术的研究往往集中在风格史方面，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典型画家往往忽视其生活的政治
环境：他们是否直接受帝后的指挥，都集中体现了权力意志而并非画家个人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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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宫廷专设画院与北宋画院一样，专门负责为

宫廷作画，其代表画家有马远、夏圭、李唐、刘松年

等人。马远，号钦山，祖籍河中，靖康后迁居钱塘，

其山水皴法苍劲雄奇，树法瘦硬如铁，墨法简率淋漓，

常用渲染手法展现虚旷的景色，并将主景布于画面一

角，意境深远，因此被称为“马一角”。马远的传世

作品有《华灯侍宴图》《踏歌图》《山径春行图》《寒

江钓艇图》《松下高士图》等。尤其以《华灯侍宴图》

为代表，忠实描绘了南宋宫廷夜宴的场景。我们通过

分析马远的《华灯侍宴图》，将政治史与美术史的研

究相结合，以期判断南宋院画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意涵，

从而在美术史的研究方面增添新的价值。

一、马远生卒年再考

首先需要确定一下《华灯侍宴图》作者马远的生

卒年。

现下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马远是生活在光宗和

宁宗两朝的画院待诏。然而，根据南宋时人周密《齐

东野语》的记载道 ：

“理宗朝待诏马远画《三教图》，黄面释子一跌枷

上座，犹龙翁俨立于旁 , 吾夫子乃作礼于前 , 盖内令作

此以侮圣人也。”

“宋理宗朝巨珰有侮吾夫子者，令马远画一佛，中

坐老子，侧立孔子问礼于前，俾江古心子远赞之，子

远立成曰 ：‘释迦趺坐，老聃傍睨。惟吾夫子，绝倒在

地’。”[1]

宋理宗（1224-1264 期间在位），可见马远应当

至少活到了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之后。查阅资

料，宋理宗一朝的大珰（大宦官）唯董宋臣嚣张跋扈，

且无视礼教，其活跃时间约在 1255 年左右，若根据

以 往 马 远 生 年 1140 年

推断，此时的马远已在

110 岁上下，必不符合

常理。

对这个问题，傅伯

星先生早在 20 年前就

做了一番较为正确的论

断。

“ 马 远 的 生 年 应 定

在 约 宋 孝 宗 乾 道 六 年

（1170），定卒年为约宋

孝宗（有误，当为宋理宗）

景定元年（1260)，也许

较为合理。”[2]

但 是， 傅 伯 星 先

生在此有一个疏忽，南

宋诗人张镃对马贲乃是

马远祖父的记载略有错

误。

宋末元初的庄肃在

《画继补遗》中认为，马兴祖是马贲的裔孙，“贲之裔

孙，绍兴间随朝画手，高宗驻跸钱塘，每获名踪卷轴，

多令辨验”，未说清马兴祖与马贲之间的确切关系。

元代末年《图绘宝鉴》所描述之“佛像马家”世

系，也只是称马远祖父马兴祖乃“贲之后”，并未详

细说明马兴祖是否是马贲之孙或之子，故存疑。现将

其世系列举如下，兹供参考。

“马贲，河中人，宣和待诏。工画花鸟、佛像、人物、

山水，尤长于小景。[3]87

“马兴祖，河中人。贲之后，绍兴间待诏，工花鸟、

图 1 《华灯侍宴图》 台北故宫
博物院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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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画，高宗每获名踪卷轴，多令辨验。[3]104

“马公显，弟世荣。兴祖子，俱善花禽、人物、山

水，得自家传。绍兴间授承务郎，画院待诏，赐金带。

世荣二子，长曰逵，次曰远，世其家学。[3]101

“马远，兴祖孙，世荣子，画山水、人物、花禽，

种种臻妙，院人中独步也。光、宁朝画院待诏。[3]104

“马逵，远兄，得家学之妙。画山水、人物、花禽，

疏渲极工，毛羽灿然，飞鸣生动之意态逼真，殊过于远，

他皆不逮。[3]104

在马公显是马远之伯父抑或其孙的问题上，夏文

彦的《图绘宝鉴》与《画继补遗》有较大的出入。《画

继补遗》记载 ：“马公显，远之孙也，传家学，画不

逮厥祖。”而《图绘宝鉴》记载 ：“马公显，弟世荣。

兴祖子，俱善花禽、人物、山水，得自家传。绍兴间

授承务郎，画院待诏，赐金带。世荣二子，长曰逵，

次曰远，世其家学。”

 两宋之际的邓椿在《画继》中记载 ：

“马贲，河中人……本佛像马家后，写生驰名元祐、 

绍圣间。”[4]

与马贲同一时代的北宋书法家米芾（1051-1107）

在其《画史》里称 ：

“程坦、崔白、侯封、马贲、张自方之流，皆能污壁。”

米芾的《画史》约成书于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

（1101）前后，而邓椿亦是宋徽宗宣和、靖康年间人物，

二人所闻见当具有一定可信度。根据邓椿说法，马贲

驰名元祐、绍圣年间（1086-1098），以马贲约北宋嘉

祐五年（1060）左右生，至元祐、绍圣年间成名，到

宣和年间为画院待诏已是 65 岁左右。

综合邓椿、米芾、庄肃与夏文彦的记载，马贲有

可能是马远的高祖父甚至或是同支的高伯祖父，则马

远祖父马兴祖的活跃时代约在靖康末年，最迟不超过

绍兴三十二年（1163），而马远之父马世荣应该在其

父于临安稳定之后一段时间出生，约莫活跃于整个绍

兴时期。

在史料的记载中，马贲与马兴祖之间的关系一直

含混不清。若按照上述推断，马贲与马远祖父马兴祖

之间似乎还有多人未入记载，由于山西马氏家族在北

宋时代曾先为民间画手，地位较低，并非人人皆为宫

廷画家，可以大胆猜测，经历了靖康之变的马氏家族，

也可能受到兵祸的无端牵连。至元明清时期，《图绘

宝鉴》和庄肃《画继补遗》等也只是按照画家世系和

每个画家的擅长、画法特征而收录，并非调查、统计

户口的册簿，而随着战乱的发生，大量资料的散落，

也致使后人对这段往事不甚了解，故未能入载。

所以，马远高祖马贲约于 1080 年 -1090 年前后

生马远曾祖父马某。即，马远与曾祖马某相隔三代人，

年龄差大约在 100 年左右，那么马远的卒年下限不会

超过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生年上限则有可能更

晚一些，可能在宋孝宗淳熙七年到淳熙十二年（1180

年 -1185）前后。①

现下有种观点认为 ：“马贲写生驰名元、绍间必

在 60 岁左右。”[5] 但比马贲略晚一段时间的画院待诏

王希孟，年仅 18 岁就已享誉中外，其青绿山水《千

里江山图》（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更是流传千古，为

人所共赏。更何况“佛像马家”是马贲世传家学，不

用人称道就已驰名江湖，所以其年龄并非问题。

而史录马远乃“光、宁朝画院待诏”，恐是误载，

实则马远成为待诏后的主要活跃范围是宋宁宗、理宗

二朝，绝非光、宁时期。

二、《华灯侍宴图》的宴会性质和地点

宋代宫廷宴会分为官方宴会和私人宴会。从北宋

起，有三种类型的官方宴会，春秋、圣节和饮福大宴。

“宋代官方宴饮名目较之前代更为繁多，就宴饮性

质而言，可分为国家大宴、君臣共宴和君民共宴三个

类别。”[6]

“在宋代丰富多彩的官方宴饮活动中，隶属国家大

宴的春秋、圣节和饮福三大宴即产生于北宋初期。”[7]

“宋制，尝以春秋之季仲及圣节、郊祀、籍田礼毕，

巡幸还京，凡国有大庆皆大宴。”[8]2683

私人宴会有曲宴、闻喜宴和节日赐宴等，较为随

意和轻松。每一种宴会都有其特殊的礼仪和规制，官

方宴会中的春秋大宴在北宋灭亡前就已经消失，圣节

和饮福宴则一直延续到南宋后期。且圣节是皇帝的生

辰，每年接受大臣及金使贺表举办一次，不受时间的

限制。

因此，首先可以排除马远《华灯侍宴图》所描绘

的并非是春秋两次的国家大宴。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宋

宁宗的圣节大宴？

“惟正旦、生辰、郊祀及金使见辞各有宴，然大宴

① 对 马 远 的 生 卒 年 , 国 外 亦 有 汉 学 家 如 美 国 密 歇 根 大 学 教 授 Richard Edwards 在 How Real is Real: The Thirteenth Century 
Painter’s Eye 文中直接将马远生卒年定为 1190-1235. 然而 Richard Edwards 教授忽视了史料对马远的记载 , 也并未系统分析马远卒
年定在这个时间段的具体原因。

图 2 南宋临安皇城图 据《咸淳临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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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东京时亦简矣。”[8]2691

“国朝故事，帝、后生辰皆有圣节名。后免之，只

名生辰，惟帝立节名。”[9]

虽然南宋时期的圣节大宴已经变得相对简朴，但

圣节大宴的规模也应该不亚于春秋两次的国家大宴。

据史料载，宋宁宗时期的圣节称“瑞庆节”。

“乾道四年十月丙午，生于王邸。”[10]713 

“九月己巳，命赵汝愚朝献景灵宫。……甲戌，下

诏抚谕诸将。改天佑节为瑞庆节。” [14]716

在宋宁宗统治的十七年间，已知较明确的就有过

五次罢瑞庆节大宴。

第一次是太上皇宋孝宗绍熙五年（1194）崩，按

照宋朝祖制行三年大丧。因太上皇宋孝宗赵昚无遗

诏，遂按照宋太祖祖制和《仪礼》规制，分别对外服

二十七日和对内服三年大丧。

“绍熙五年七月二十六日……以皇帝在重华宫大行

至尊寿皇圣帝 ( 宋孝宗 ) 丧次，请听政。凡三上表固请，

乃允。”[11]

“十一月……辛亥，雨木冰。诏行孝宗三年丧制，

命礼官条具典礼以闻。”[10]717 

而庆元三年十一月六日，太皇太后吴氏崩，下诏

宋宁宗服丧三日，以日易月。按照礼部和太常寺的记

录，实际仍为宪圣太后服丧三年。

“三年十月，后寝疾，诏祷天地、宗庙、社稷，大

赦天下，逾月而崩，年八十三。遗诰 ：‘太上皇帝疾未

痊愈，宜于宫中承重 ；皇帝服齐衰五日（应为三日），

以日易月。’诏服期年丧。”①

“庆元三年十一月六日，寿圣 ( 降 )[ 隆 ] 慈备福光

佑太皇太后崩于慈福殿，遗诰皇帝成服三日听政。九日，

释服。十日，宰臣京镗等上表请还内听政，三表乃允。

二十一日，复请御殿，复三上表固请，始诏权御后殿。”[11]

“（庆元）五年六月十九日，礼部、太常寺言 ：将

来宪圣慈烈皇后大祥②前，礼例合塑制神御，于大祥后

迎奉赴景灵宫后殿，于宪节皇后神御之次奉安。”

故庆元元年至六年，因为宋孝宗和太皇太后吴氏

的相继去世，南宋宫廷应无庆贺宋宁宗生辰之宴会，

第二次是因为太上皇宋光宗的突然驾崩，依例三

日听政，对内服三年大丧。

“（庆元）六年六月四日寿仁太上皇后（宋光宗皇

后李凤娘），八月八日圣安寿仁太上皇帝（崩）。”[12]225

“（庆元六年）八月庚寅，以太上皇（宋光宗）违豫，

赦。辛卯，太上皇崩。”[10]727 

 庆元六年（1200 年），太上皇后李氏、太上皇宋

光宗以及宋宁宗的第一任皇后韩氏相继去世，故三年

内无圣节大宴。

第三次罢于“开禧北伐”初期的开禧二年（1206）。

“冬十月戊申朔，诏内外军帅各举智勇可将帅者二

人。辛酉，以将士暴露，罢瑞庆节宴。丙子，金人自

清河口渡淮，遂围楚州。”[10]742 

第四次则是韩侂胄北伐失败之后的开禧三年。此

年，宋军大败于金军，谢太后崩。

“开禧三年五月十六日寿成惠圣慈佑太皇太后（谢

苏芳）崩，亦如之。……嘉定二七月成肃皇后大祥礼毕，

亦如故事。”[12]224

第五次是在嘉定六年。“丙申，以雷发非时，下

罪己诏。”尽管史料中没有详细记载宋宁宗“罪己诏”

的细节，但宋代祖宗之法规定 ：   

“宋制，……凡国有大庆皆大宴，遇大灾、大札则

罢。”[8]2683 

在一个国家和社会出现动荡和灾异的情况下，身

为一国之君的宋宁宗绝不可能为自己庆祝圣节，这是

符合祖制的做法。

综上所述，庆元元年到开禧三年，宋廷因宋孝宗、

太皇太后吴氏、宋光宗、太上皇后李氏、恭淑韩皇后

和太皇太后谢氏的相继去世，举行瑞庆节大宴的可能

性较小。而自宋宁宗嘉定九年开始，金宣宗突然发动

对南宋的侵略战争，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宋金交战，

南宋陷入内外交困之境。同年二月起至十月，四川诸

州连震不断。嘉定十年，金朝因蒙古压迫，大举攻宋

以拓展战略空间。四月，宋金交战，金军大败 ；六

月，宋宁宗下诏伐金。自嘉定九年至嘉定十七年，宋

金两国连年征战。在此期间还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枣

阳之战（1217-1219）。正是因为涂炭生灵的战争以及

各地的天灾人祸，南宋朝廷不得不取消圣节宴会。在

嘉泰三年到开禧元年的 3 年里，嘉定三年到嘉定八年

（1207-1215）的 4 年间（除去嘉定六年），杨桂枝已

成为皇后，且此时朝廷无丧，因此这七年有可能办过

圣节大宴。

但是据史料所载，北宋徽宗时期的一次圣节，仅

参与者就不下千名，且有乐舞相伴。

“第五盏御酒，..... 参军色执竹竿子作语，勾小儿

队舞。小儿各选年十二三者二百馀人，列四行，每行

队头一名，四人簇拥，并小隐士帽，着绯绿紫青生色

花衫，上领四契义束带，各执花枝排定。…… 第七盏

御酒慢曲子，宰臣酒皆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讫，参

军色作语，勾女童队入场。女童皆选两军妙龄容艳过

人者四百馀人。”[13]

“徽宗以十月十日为天宁节，定上寿仪 ：皇帝御垂

拱殿，群臣通班起居毕，分班，从义郎以下医官、待

诏等先退。知引进司官一员读奏目，知东上阁门官一

员奏进寿酒，由东阶升，舍人通教坊使以下赞再拜，

奏圣躬万福，又再拜，复位。……赞拜，舞蹈，又再

①以日易月 : 古代丧礼 . 父母之丧 , 服丧三年 , 自汉文帝始以日易月 , 缩短丧期 , 谓之”易月”. 晋书 ` 礼志记载 : 孝文权制三十六日之服 , 以日易月 ,
道有污隆 , 礼不得全 , 皇太子亦宜割情除服。
②大祥 : 十三月小祥祭 , 二十五月大祥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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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西出。亲王以下赴紫宸殿立班。引进官宣‘进奉

出’，天武奉进奉以出。阁门复立殿上，教坊使赞送御

酒，又再拜，教坊致语讫，赞再拜，退。次枢密官上

寿，次管军观察以上上寿、进奉并如仪。内侍举御茶

床，舍人赞教坊使以下谢祗应，再拜讫，阁门侧奏无

公事。”[8]2689

而马远《华灯侍宴图》中记载，仅有十余位舞女，

规模远远小于圣节大宴，必然不是宋宁宗“瑞庆节”

的画面。

《华灯侍宴图》图写了南宋宫廷夜宴的场景，然

而重点并不是夜宴，而是侍宴，为我们展现了当时的

政治生态。其题画诗更是直接描述了当时宴会的情形。

目前针对该题画诗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认为属宋

宁宗真迹 ；著名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曾在《南宋帝

后题画书考辩》[14] 文中认为，《华灯侍宴图》题画诗

是宁宗真迹，却没有直接证据，故存疑。另一种观点

认为是宋宁宗第二任皇后杨桂枝的真迹。这类观点较

为普遍，尤其以台北江兆申先生的研究最为详细，他

以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杨皇后题画及书法作品互为

参照，论据充分 [15]。

马远、马麟父子的画作往往由杨皇后题之，甚至

有些署名杨妹子。经过岁月变迁，在这个问题上，元

明清三代部分学者还造出了一桩公案，明代陶宗仪在

《书史会要》中收录、评价了“恭圣仁烈杨皇后”的

书法特点，却又别立“杨氏”条目，称 ：

“宁宗皇后妹，时称杨妹子，书法类宁宗，马远画

多其所题。”[16]

明代复古派巨擘王世贞道 ：

“画凡十二帧……其印章有杨娃语，长辈云，杨娃

者，皇后妹也……按远在广宁朝后先待诏艺院，最后

宁宗后承恩执内政，所谓杨娃者，岂即其妹耶？”[17]

对杨皇后、杨妹子、杨娃、杨婕妤之间的关系，

启功先生在二十年前曾进行过一番详细论述。启功先

生根据宋代的史料和马远、马麟画后的印章内容提出

反驳，确定这种观点是陶宗仪和王世贞等人的误读，

杨皇后和杨妹子、杨娃、杨婕妤实为一人。

古人认为画写物外形，诗传画中意，题画诗的功

能可以弥补画作的不足并借以叙述、传达画作想要表

达的内涵。《华灯侍宴图》的题画诗为我们提供了有

用的信息，有助于我们分析“华灯侍宴”到底是什么

类型的宴会，可能有哪些身份的人参加此次宴会，并

尝试分析其体现的政治内涵。题画诗内容如下 ：

朝回中使传宣命，

父子同班侍宴荣。

酒捧倪觞祈景福，

乐闻汉殿动驩声。

宝瓶梅蕊千枝绽，

玉栅华灯万盏明。

人道催诗须待雨，

 片云阁雨果诗成。

此诗系杨皇后所题七言律诗。题画诗首联中“父

子同班”一句，暗示次宴会的性质，是一次较为随意

的私人宴会。而颔联和画中的宫女表明这是一次有乐

舞助兴的宴会。

“曲宴。凡幸苑囿、池籞、观稼、畋猎，所至设宴，

惟从官预，谓之曲宴。”[8]2691 

宋代宫廷私人宴会，一般而言是曲宴。皇帝举办

曲宴赋诗、赏花、饮酒等活动，以起到加深主仆之间

关系的作用。曲宴的规模不大，仅限于室内进行，且

没有舞蹈。但也有例外。

“次宴紫宸殿，小宴垂拱殿，若特旨则不拘常

制”[8]2683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

“召宰相近臣赏花于后苑，上曰 ：‘春气暄和，万

物畅茂，四方无事。朕以天下之乐为乐，宜令侍从词

臣各赋诗。’赏花赋诗自此始。”[18]

宋徽宗时期的曲宴已有乐舞助兴，而且随意性很

大，并非全部按照规制进行。从现今所流传的《德寿

宫舞谱》来看，内廷舞蹈发展到南宋时期已经掺杂了

许多民间艺术形式，且基本以杂剧和戏曲为主。可见

南宋宫廷的欣赏趣味和民间已经逐步趋同，而作为圣

节舞蹈的大曲比如鼓板也逐渐由民间传入宫廷。由此

窥知，《华灯侍宴图》中的十六人舞蹈很可能并非是

沿袭礼乐的传统舞蹈，而是由南宋教坊使自制，为了

适应南宋宫廷政治和审美需求的乐舞，其功用是专门

服务于曲宴等类型的私人宴会，而不用做圣节、祈福、

郊祀大宴的端庄和正式场合。

颈联“宝瓶梅蕊千枝绽”，此句隐喻了多重含义。

首先是此次宴会所举办的时间应当在一年中的岁

末或初春，正是梅花盛开的时节。另外，题画诗中“宝

瓶”的出现应作何解释，从图中来看，梅花环绕宫宇，

并没有出现宝瓶的身影，而对照下一句“玉栅华灯万

盏明”，似乎可以解释为对仗而作。但也许将它理解

成保证和平、保证平安更为妥当。这说明此次宴会可

能在某次战争前后举行。开禧二年（1206），韩侂胄

北伐，此时韩侂胄的侄女韩皇后虽然已经去世，但韩

侂胄在朝中却仍然大权独揽，一手遮天。在战备不足

的情况下，韩侂胄贸然发动了对金朝的战争。朝野上

下皆认为将帅庸愚，军民怨恨，不可轻举妄动。北伐

前一年，韩侂胄集兵权财权于一身，位高权重，早已

听不进一切建议。

而对颔联“梅蕊”的解释也有两种。

首先，梅蕊是梅花的蓓蕾，于腊月前后绽放，古

人常常咏梅、写梅、画梅，梅花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

高尚和坚强的品质。颔联所谓“宝瓶梅蕊千枝绽”，

似乎让人不经意联想到杨皇后的闺讳——桂枝，语气

十分喜悦，可见这次宴会的气氛应该非常融洽，而且

对杨皇后十分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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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华灯侍宴图》中描绘的宴会场景可能是

簪花的过程。簪花风俗由来已久，从隋唐时期开始就

有了女子簪花的习俗。至宋真宗以后蔚然成风，无论

男女老少，上至皇帝嫔妃、大臣宦官，下到平民百姓、

强盗流氓，都有头上簪花的习惯。甚至有人以头满花

为自豪，韩侂胄的三夫人就被誉为“满头花”。 

宋代宫廷中既有簪假花的习惯，也有簪生花的风

俗。簪花种类的不同象征着皇帝的权威和大臣的等级。

同时，梅花亦是两宋百姓和宫廷所喜爱的重要簪花花

种之一。南宋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人有大量诗句

描绘民间簪梅花、赏梅花的习俗。

“春情闲过野人家，邂逅诗人共晚茶。归见诸公问

老子，为言满帽插梅花。”

根据记载，南宋宫廷中大规模种植梅花的场所是

德寿宫后苑（原秦桧府邸）。

“以人工开凿的占地十余亩的小西湖为核心，亦

会东、西、南、北四‘地会’布置，每‘地会’均有

自己的特色。……东区以赏名花为主。香远堂赏梅花，

清妍堂赏酴醾，清新堂赏桂花集木香，芙蓉阁赏芙蓉

……其间栽以菊、松、竹，环成三条小径，宛如一个

繁花似锦、四季飘香的花囿。小西湖内种有千叶白莲，

湖中筑一堂称至乐堂，可容教坊乐舞。”[19]

香远堂周边是小西湖的荷花池，在香远堂附近有

一处梅坡，遍栽梅花。周必大《玉堂杂记》云 ：

“宫中分四地分，随时游览。东地分香远堂（梅）、

清深堂（竹）、月台、梅坡、松菊三径（菊、芙蓉、竹）、

清妍（酴醿）、清新（木犀）、芙蓉冈。”[20]

而《华灯侍宴图》中所描绘的宫殿也与德寿宫所

处的地理位置相吻合。据南宋度宗咸淳四年《临安志》

的记载，恭圣仁烈皇后的住宅位于临安城西部的清波

门附近，德寿宫则位于临安城东部的望仙桥和新开门

之间。

据《宋会要辑稿》载 ：

“（绍熙二年四月十六日）诏 ：临安府传法寺并烧

毁居民去处，其寺面南街道为俯近重华宫宫墙，比旧

展退北一丈，经烧民居不许搭盖。”[21]

周必大《玉堂杂记》云 ：

“某尝自德寿宫后偶趋传法寺，望见一楼巍然。朝

士云，太上名之曰聚远。”[20]

2006 年，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南宋德寿宫遗址

进行了发掘，可得知，德寿宫为坐北朝南的布局。

“从德寿宫的布局来看，南面是大门，北面是后圃，

坐北朝南与大内一致。”[22]

由此可见，德寿宫整体坐北朝南，聚远楼在北，

香远堂恰好面对着南宋皇城方向的和宁门与东华门，

在德寿宫的东部。且《华灯侍宴图》中大殿背后有一

座山峰，应为德寿宫的芙蓉冈或是临安城外的高山（同

样的高山景色在踏歌图中也有出现）。因此，根据德

寿宫的走向整体呈现东西方向和《华灯侍宴图》大殿

的朝向以及右侧走廊的趋势来看，图中右侧走廊应该

通往德寿宫月台。

不过，德寿宫是孝宗以前旧称，自孝宗、光宗之

后德寿宫改为慈福宫、寿慈宫，但整体形制应无大的

改变，杨皇后应该也常在此地举办宴饮活动，至宋度

宗时期，德寿宫逐渐荒废。

但凡两宋宫廷宴会都有簪花的礼仪，甚至较为随

意的私人宴会也会随手簪花。北宋“四相簪花”的典

故就是一次较为随意的私人宴会上，韩琦将园中盛开

的芍药花分别插在四人头上，以应祥瑞。《华灯侍宴图》

中只有三位在殿内等候的官员，其具体场景应该是在

宴会中途簪梅花、赐梅花的过程，然而图中没有出现

宋宁宗、杨皇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簪花习俗“中途

更衣”的规制。

 而且宋宁宗早在几年前就已对铺张浪费、大操

大办的宴会产生了厌恶心理 ：

“宁宗上元夜，尝荧烛清坐，小黄门奏曰 ：‘官家

何不开宴？’上愀然曰 ：‘尔何知！外间百姓无饭吃，

朕饮酒何安？’。”[23]

宋宁宗爱惜民力，对举办宴会深恶痛绝，他有可

能并未参加此次宴会。而杨皇后为了宣示对杨次山父

子的宠幸，也为了对内、对外昭示杨氏父子皇亲国戚

的身份和威权，使用了宋宁宗的御制双龙玺，又令马

远事后记录下了这一重大时刻。乾隆皇帝曾在看过《华

灯侍宴图》的题画诗之后认为“当时作此图，以侈一

时盛事”，可见彰显荣宠的成分较多。

“皇家宫廷的艺术通常是用来使观者相信统治者的

德行及其统治的稳固和繁荣。”[24] 

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确认《华灯侍宴图》描绘的到

底是什么类型的宴会，其有可能是私人宴会，比如赏

花、赋诗的曲宴，但也不排除是杨皇后临时起宴，而

又由于杨皇后个人掌有皇帝御笔之权、能，皇帝龙玺

亦由杨皇后掌握，想必不通过宋宁宗召集一次宴会并

非难事。综合分析当时的社会背景、宫廷形势，以及

作画时朝廷内外的政治态势，这幅画明显体现了杨皇

后处心积虑想要掌控朝政的政治涵义。

三、《华灯侍宴图》的作画时间

针对《华灯侍宴图》的作画和题画时间，有日本

学者板仓圣哲认为当定于 1198 年 -1201 年之间 [25]。

他所依据的是《宋会要辑稿》的记载 ：

“三年十月六日，宰执进呈内批婕妤杨氏亲侄、承

节郎杨谷等差充合门看班祗候。京镗等奏 ：‘两人未曾

呈试，莫若候来春试中而后与，庶不碍法’。”[26]

然而，板仓圣哲先生忽略了这句话的后半段 ：

“上曰 ：‘未呈试，于法有碍。’遂已。”[26]

整句话的记载只是针对杨次山的两个儿子杨谷和

杨石，显然并没有凸显题画诗中“父子同班侍宴荣”

的喜悦之情，更未表现出宋宁宗对杨氏父子的特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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宠和高贵待遇，虽然这条诏令的背后可能暗含着杨婕

妤对宋宁宗的要求，却由于杨氏二子不符合晋升条件

作罢。板仓圣哲先生还认为，整幅画面上没有皇后专

属的坤卦印，所以《华灯侍宴图》应该是杨桂枝成为

皇后之前所题。对这个问题，从今传杨后所题马远代

表作《十二水图》以及马麟之作来看，其大部分均没

有坤卦印，所以我们不能凭此武断地否定这些画作不

是杨皇后在位时所题。

那么，《华灯侍宴图》的大概作画时间是什么时

候呢？众所周知，庆元至嘉泰年间，权臣韩侂胄及其

孙女韩皇后一手掌控着内外朝政。虽然恭淑韩皇后于

嘉泰元年（1200）去世，朝廷上下仍被韩侂胄把持，

就连皇帝御笔也常常是韩侂胄所作。

“初时，御笔皆胄矫为，及是皆慈明所书。”[27]

所以按照常理，此时杨桂枝羽翼未丰，其兄次

山虽“沾恩得官”，却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带御器械，

断不可能在禁中如此张扬，还让画院把赐宴之事记载

下来，岂不授人以柄，让有心之人抨击杨贵妃与外戚

勾结，早早就被韩侂胄盯上，葬送了政治前程？而且，

庆元党禁影响未消，开禧北伐祸端将开，怎能如题画

诗中所描述的那样气氛融洽？《宋史》评价杨次山称：

“次山能避权势，不预国事，时论贤之。”[28]

又，杨后在淳熙十六年（1189）左右进入慈福宫，

庆元元年（1195）封郡夫人，这六年中绝无任何可能

题画。绍熙五年（1194）“绍熙内禅”发生后，宋宁

宗以韩同卿之女崇国夫人韩氏为皇后，次年封杨桂枝

为郡夫人。杨桂枝才有可能被宋宁宗委以代笔书写的

重任。此类嫔妃以宋高宗“专掌御前文字”“善写宸

翰字”的刘夫人为代表，她因书法出类拔萃写得像宋

高宗，故深得宋高宗喜爱。  

“皇后、嫔妃中有不少善书者，有的仿效帝王‘奎

画’，有的酷肖‘官家’笔法，而且可能因此而见宠。”[29]

 皇帝身边的嫔妃有善书者，能够仿效皇帝御笔，

甚至代替皇帝题画。因此，即便杨桂枝在郡夫人、婕妤、

婉仪和贵妃期间，均有代宋宁宗题画的可能。

但是，杨次山父子在庆元三年（1197）之前还

没有受到恩宠，且马远刚刚成年，似乎没有理由让杨

婕妤为一位未成年的孩子担保，而且此时南宋宫廷中

几位重要人物还未去世，若题画，似乎还轮不到地位

卑微的杨婕妤。至嘉泰元年（1201），诗人张镃记录

了令马远做“林下景”的故事。这说明至少从嘉泰元

年开始，约 20 岁的马远已经被众人所认可。嘉泰二

年（1202）杨桂枝正式册立为后。开禧三年（1207），

杨皇后、史弥远遣夏震在玉津园诛杀权相韩侂胄，而

张镃素与韩侂胄有仇，也积极参与谋划了杨皇后、史

弥远等人诛杀韩侂胄的行动。《齐东野语 • 诛韩本末》

记载 ：

“于是，杨次山与皇后谋，俾王子荣王曮入奏言 ：

侂胄再启兵端，谋危社稷。上不答。皇后从旁力请再三，

欲从罢黜，上亦不答。后惧事泄，于是，令次山于朝

行中择能任事者。时史弥远为礼部侍郎、资善堂翊善，

遂欣然承命。钱参政象祖尝以谏用兵贬信州，乃先以

礼召之。礼部尚书卫泾、着作郎王居安、前右司郎官

张镃，皆预其谋。议既定，始以告参政李璧。……弥

远闻之，大惧，然未有杀之之意，遂谋之张镃。镃曰 ：

势不两立，不如杀之。弥远抚几曰 ： 君真将种也，吾

计决矣。时开禧三年十一月二日。侂胄爱姬三夫人号

满头花者生辰。张镃素与之通家 ；至是，移庖侂胄府，

酣饮至五鼓，其夕，周筠闻其事，遂以覆帖告变。时

侂胄已被酒，视之曰 ：这汉又来胡说。于烛上焚之。

初三日，将早朝，筠复白其事，侂胄叱之曰 ：谁敢？

谁敢？遂升车而去。甫至六部桥，忽有声诺于道旁者，

问为何人？曰 ：夏震。时震以中军统制权殿司公事，

选兵三百俟于此。复问：何故？曰：有旨太师罢平章事，

日下出国门。曰：有旨，吾何为不知？必伪也。语未竟，

夏挺、郑发、王斌等以健卒百余人拥其轿以出，至玉

津园夹墙内，挝杀之。”[30]

杨皇后矫诏遣禁军趁韩早朝时在玉津园“槌杀

之”，事后有人向宁宗皇帝禀报韩仛胄死讯，“帝不之

信，越三日，帝犹谓其未死”。

“谋悉出中宫及次山等，帝初不知也。”[31]

在“嘉定和议”（1208）前后的这段时间内，杨

皇后宴请杨次山父子是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权势。

此前，权相韩侂胄在朝中势力极大，韩侂胄也曾一度

强烈反对宋宁宗立杨桂枝为后。他不仅对杨桂枝出身

颇有微词，甚至直接向宋宁宗献言不可立杨氏。诛韩

侂胄之后，大权才真正落入杨后等人手中。此年，杨

皇后 46 岁，马远大约 27 岁，以古人 18 岁左右生子，

其子马麟应当在 9 岁上下。故结合文字与图像的分析，

《华灯侍宴图》的作画时间应该在 1207 年 -1209 年，

也就是开禧北伐结束后，韩侂胄伏诛的三年间，杨次

山进封永阳郡王，此时的朝野环境对杨皇后较为有利，

比较符合题画诗中欢愉的氛围。

结 论

《华灯侍宴图》富含了深刻的政治内涵，它是在

宫廷斗争和南宋伐金失败的背景下产生的以题画诗与

山水画相结合的一幅作品。南宋画院的马远忠实地记

录下了这一隆重的皇家事件，而没有自己丝毫的感情

发挥，即《华灯侍宴图》象征着帝后对臣子的绝对权

威和宠信。赐宴则代表着帝国最高统治者绝不容许任

何人对自己进行挑战 ；从另一个角度说，赐宴人和赴

宴者是巩固帝国权力的一体两面，赴宴者获得与帝后

私人宴会的机遇，必定是帝后最为信赖之人 ；尤其是

宴会的私人性质和题画诗的轻松气氛让人感受到画

作赞助人想要向人传达出一种拥有绝对统治权的自信

心，《华灯侍宴图》中，杨次山父子形象的出现即是

这种帝国统治体系的表达和传递的中间人，同时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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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着这种帝国统治力在不断持续巩固和上升。

总之，《华灯侍宴图》是在帝国统治者亦即恭圣

仁烈杨皇后的授意下，为了恢复由宫廷内乱和开禧北

伐带来的对国家政权信誉和实力的创伤和损害，并借

机宣示无上的权力、展示皇家宫廷的审美趣味时刻与

民间同步，而且政权是稳固踏实的，以此安抚朝廷之

沸议和泱泱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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